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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头 的 使 命石 头 的 使 命
——《《大同大同》》之四之四

侯建臣

“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
语。”石头当然是会说话的，石头当然
也要说话。望夫石如是，泰山石敢当
如是，埋在地下的石头也是。

恐龙消失了，但它们还在，是以石
头的形式存在下来了。它们以另一种
方式，生存并生活，且跨越了地质的若
干个代、纪、世，且仍在创造着新的时
和代、命和运。

在 大 同 市 博 物 馆 里 ，那 几 尊 重 新
站 立 起 来 的 恐 龙 ，依 然 挺 拔 ，依 然 雄
健，依然是“岁月不败美人”的姿态，静
下来，能听到它们血液流动的声音，心
脏跳动的声音，还有欲望从身体里渗
出来的声音。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在石
上流淌的，又岂止是清泉，还有不断坚
固的节奏，重塑自我的坚强。比如那
些树木，以为它们只以树的方式存在，
但在泥土之中，却有着另外的形态，使
它们依然枝繁，依然叶茂，依然亭亭玉
立着，把一种叫时间的东西，延续成顽
固与坚硬的状态。还有更多更多的植
物和动物们，它们是活着的，石头赋予
了它们新的生命，它们赋予了世界新
的感觉和认知。于是有了石油，有了
煤。大同是煤的故乡，大同煤的形成
是数百万年自然作用的结果。

千百万年来，一棵树长起来，另一
棵树倒下去；一季叶子落下去，另一季
叶子长出来。还有那些花花草草，都
是尘间的过客。

所有的过程，都是覆盖。
比 如 今 天 覆 盖 昨 天 ，明 天 覆 盖 今

天。
比 如 雨 水 覆 盖 雪 花 ，脚 印 覆 盖 道

路。
比 如 遗 忘 覆 盖 记 忆 ，死 亡 覆 盖 生

命。
……
覆 盖 不 是 失 去 ，而 是 重 新 开 始 。

那些被覆盖到地下的物们，寻找着新
的生存方式。大约是在古生代的石炭
纪和二叠纪，大同湖周边气候温暖湿
润，植被茂盛，大量植物枝叶和根茎在
湖水里、沼泽中、地面上不断堆积，形
成了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层。随着地壳
的不断变动，这些腐殖质层被埋入地
下，与空气隔绝。在长期的高温高压
条件下，这些有机物质逐渐发生复杂
的物理化学变化，最终形成了黑色可
燃的沉积岩。若干年之后，总会有烟
气从地下生发出来，也有的在地面燃
起火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从
地 表 和 地 底 深 处 挖 出 一 种 黑 色 的 固
体，慢慢知道了它们能够燃烧，能发光
发热，为其命名“乌金”或者“来自地底
的太阳”。

北 魏 的 郦 道 元 先 生 在 他 的 著 作
《水经注》中曾有记载：“水出西山，东
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注武州川，又东
历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导源火
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
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
常 若 微 雷 发 响 ，以 草 爨 之 ，则 烟 腾 火
发。”“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火山
水注之，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
山有石炭，火之热同焦炭也。”

植物石化以 后 ，把 从 太 阳 那 里 得
到 的 热 储 起 来 ，在 特 定 的 条 件 下 ，它
们便发出了光，发出了热。它们的意
义 是 从 燃 回 春 光 、照 破 黑 夜 体 现 出
来 。 正 如 明 代 的 于 谦 先 生 在《咏 煤
炭》中 所 言 ：“ 凿 开 混 沌 得 乌 金 ，藏 蓄
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
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

犹 存 死 后 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
辛苦出山林。”

而 大 同 地 区 其 他 的 石 头 ，开 始 有
了 意 义 应 该 是 从 许 家 窑 开 始 的 。 或
者，许家窑只是一个符号，记录下一个
地区人类生存过的痕迹。而之后，当
人类的智商越来越高，他们赋予了石
头更加高级的使命，大同地区也进入
了历史学上与旧石器时代相对应的新
石器时代。是在 10 多万年前，生活在
桑干河边上的许家窑人，循着过去的
记 忆 ，又 把 目 光 放 到 更 高 、更 远 的 地
方，他们的长发在风中飘扬，眼中闪着
智慧的光芒。他们手中的燧石，一下
一下地敲打出大同地区远古文明的第
一缕星火，而这火一旦燃起，就会不断
蔓延，向周边，向更远的地方。

大 同 地 区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很 多 ，
比如云冈南梁遗址、高山镇遗址、马家
小村遗址、古店村遗址、圪坨遗址、尚
龙门遗址、水头村遗址、吉家庄遗址、
佛堂寺遗址、李峪遗址等等。在这些
遗 址 中 ，石 环 石 铲 精 致 ，石 刀 石 斧 锋
利，石锤石杵孔武，石凿石锛厚实……
埋在地底深处的石器，一旦某一天被
人们发现，一幅古人生活、生存的历史
画卷就变得鲜活起来。

在 大 同 市 博 物 馆 一 层 的 展 厅 里 ，
那些标着数字的石头，以各自的形态，
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它们是
那么普通，如果放到街上任何一个地
方，都不会被人们重视，更不会被玩石
爱好者捡起来多看几眼。但放在博物
馆里的它们，在聚光灯下，却是以另一
种身份存在着。那石球、那石核、那石
片……看上去只是简单的石球、石核、
石片……；那刮削器、那尖状器……也
只 是 比 石 球 、石 核 、石 片 稍 微 精 致 了

些，然而它们的简陋，已经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若干年前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程 度 ，乃 至 有 人 把 它 们 称 为“ 细 石
器”。这些依然简单的细石器的制作
者，他们的进步比早于他们的人类不
知超越了多少倍，如果站在他们的时
代，他们是那个世界的开辟者，也是最
能代表地球文明的存在。当一只只动
物在他们的石器下丧生，他们削刮着、
咀嚼着用火烤到微熟的肉食，脸上应
该满是得意之光。

青磁窑的石器在诉说。它们响在
泥土之下的喁喁之声在 1975 年被人发
现，那近千件石制品，以石英岩和脉石
英为主，石片居多，成型的石器主要有
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多用单面
加工和锤击法，且大多保留着原始的
砾石面。

离青磁窑不远的怀仁鹅毛口曾发
现大规模石器及石片原石材料，从规
模及发现遗物分析，有人疑为石器制
造场，据说这样的石器制造场所，在山
西 发 现 的 有 三 处 。 原 料 以 凝 灰 岩 为
主，标本分为石核、石片、石器等。

它们是祖宗辈的。在上个世纪七
八十年代，华夏大地上还普遍存在的
石碾、石磨、石滚子，依然用它们古老
的方式让世间感受它们流传千年的价
值。如今，现代科技缩短了一切物质
衰老的速度，它们已经派不上很实际
的用场，有一些被放置在民俗馆里，让
人们观瞻、审视、评说。

读书让我拥抱世界
王丽红

我常常想，若不是那些书，我
生活在这间小屋子里迟早会抑郁
的。

小时候，我常趴在窗台上，看
着弟弟妹妹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们，
他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儿唱着歌
背着书包去上学。他们的身影消
失在巷口，我就把脸贴在玻璃上，
直到呵出白雾模糊了视线。时间
给予我的只有孤独寂寞，在那个时
候我爱上了书。我不能走路，但我
的心会跑、会跳、会飞——是书给
了我一双隐形的翅膀。

姥爷是我人生中第一位启蒙
老师。每次他下班回来，等不及把
身上的煤尘掸干净就坐在我床边，
用粗粝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点着
教我认字。他认得的字也不多，教
得磕磕巴巴的，却格外认真。“这个
字念‘人’”，他说，“一撇一捺，就是
要互相支撑着才能立住。”

认的字多了，我就开始啃弟弟
妹妹的旧课本。那些被橡皮擦得
发 毛 的 书 页 ，成 了 我 最 珍 贵 的 宝
贝。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查那本
掉了封面的字典。字典被我翻得
卷了边，像一块烤酥的烧饼。

记得第一次读完《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我哭湿了半个枕头。保
尔 在 冰 天 雪 地 里 修 铁 路 的 画 面 ，
和 窗 外 那 棵 歪 脖 子 树 重 叠 在 一

起 。 他 瘸 着 腿 也 要 往 前 走 ，我 虽
然 不 能 走 路 ，却 在 书 里 走 遍 了 千
山万水。

现在我的床边堆满了书，阳光
好的时候，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我
就安安静静地读书。读到入迷处，
连饭都忘了吃。

前几天整理书柜，发现那本旧
字典还躺在最底层。它陪伴我走
过 漫 长 的 岁 月 ，成 为 我 的 良 师 益
友，看到它就不由得回忆起姥爷教
我认字的场景，翻开后看到扉页上
姥爷写的字，我忽然想起他说过，
煤矿里最黑暗的地方，也会有人戴
着矿灯走下去。

是啊！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
有 一 张 床 的 位 置 ；我 的 世 界 又 很
大 ，大 得 能 装 下 保 尔 的 乌 克 兰 风
雪，装下海伦·凯勒的波士顿花园，
装下唐诗里的月亮，装下托尔斯泰
的俄罗斯草原。

这些年来，我陆续拿到了几个
文凭。每次把证书捧在手里，都觉
得沉甸甸的——那不只是几张纸，
它们的背后是无数个在台灯下度
过的夜晚，是姥爷粗糙的手掌，是
弟弟妹妹省下的钱给我买的新书。

如今我仍然走不出这间小屋
子，但每打开一本书，就是推开一
扇窗。书页翻动的声响，是世界上
最动听的声音。

岁月与我说来话长
许玮

一

1995 年，我们家还住在甘河村。那
年夏天，我和孪生弟弟刚“圆锁”不久，
便迎来了快乐的暑假，也开启了人生新
的成长。童年的美好就在于无忧无虑，
但性格内向细腻的我，已在十几岁的年
龄，感知到了岁月悠长。

一天，我妈和几个要好的邻居去逛
六矿新区的商场，回来时，给我和弟弟
每人买了一本作文书。我记得，那天我
正在院子里写暑假作业，我妈走到我身
边，在袋子里翻找着，然后掏出两本书，
笑着说：“妈给你俩买的，看看实用不实
用。”我吃了一惊，拿过一看，是本《小学
生作文大全》，封面绘着一弯皎洁的月
亮，上面躺着一个穿裙子的小女孩儿，
头戴花环，正仰望星空——女孩儿在做
着星星梦，也做着人生梦。

书不太厚，我唰啦啦地把书从前到
后翻了一遍，里面都是各地选出来的优
秀小学生作文。捧着这本书，我别提多
高兴了，但更多的是意外之喜。那年，
我妈 40 出头。她没什么文化，淳朴而善
良，知道我们爱看书，喜欢亲近文字，便
在 逛 商 场 的 时 候 给 我 们 每 人 买 了 一
本。我忘了她还给我们买了什么，但我
最爱不释手的还是这本书。

那个夏天，除了写暑假作业外，我
一有时间，便翻阅作文书，认真欣赏同
龄人笔下的文字，看看同样是少年的视
角，会飞出怎样五彩斑斓的生活。院
子里的花圃，花儿开得馥郁芬芳，点缀
着我美好的童年，让我感到有书陪伴
的时光，是如此充实惬意。尽管少年
的我，还不懂什么人生和文学，但无比
珍视我妈给我买的这本书，就像捧着她
的一颗心。

那本《小学生作文大全》，是我和弟
弟读的第 一 本 课 外 书 ，也 是 我 妈 给 我
们买的唯一一本书。做学生的十多年
间，我又有过许多本作文书，但我妈给
我买的那本最为难忘，可遗憾的是，我
没能把它珍存下来，后来不知去了哪
里。我只记住了那作文书的封面，至
于确切书名、出版年月和出版社，都记
不起来了，而当下名为《小学生作文大
全》的书各式各样，有千万种之多，在旧

书网几番“按图索骥”，始终没能找到相
同的。

往事重提，我妈早就忘了，诧异地
说：“不记得了，我还给你们买过作文
书？”望着她两鬓的华发，想着几十载逝
去的岁月，我不由得眼眶一热。塞北的
风吹过，乡村景致滋养着我的阅读兴
趣，也塑造着我的人生风景。年少的记
忆，永远沉在了时间的湖底，而岁月总
是悠长，一本普通作文书，丰盈了我少
年的心。

二

就是那一年，秋天，我们家房后的
大白杨，在风中沙沙作响，如波似涛，激
荡起生命的风采，也掀动着我的这颗敏
感的心灵。

一个周日的黄昏，大我五岁的姐姐
放学后拿回一本书，绿色封面，装帧精
美。晚饭后，她坐在灯下静静阅读，一
派沉醉的表情。我满是好奇，却不知那
是本什么书。临睡前，趁她洗漱的工
夫，我悄悄拿起了那书，内页为彩纸，收
录的文章都很短。我随手一翻，翻到一
篇题为《往事（二）》的文章，署名冰心。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
佛万一，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
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
袖，璎珞矜严。”

虽然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冰心”这
个名字，也在语文课上学了她的名篇

《小橘灯》，知道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
作家，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冰心还有比

《小橘灯》写得更美的文字啊，一下子
便将我的心攫住，尽管我还读不太懂
她要表达的深意，但那清纯秀丽、典雅
精致的字句，还有浓浓的古意，着实令
人陶醉。

如果说，我妈给我们买的那本《小
学生作文大全》是我读的第一本课外
书，那么，姐姐拿回来的这本，则是我接
触到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书，尤
其是冰心的文章，我几番默诵熟读。然
而，过了一段时间，那书不见了，想必姐
姐将它还给书的主人了吧，但那绿色的
封面、书中清雅秀逸的文字，令我久久
难忘，而因了封面的那抹绿色，我脑海
中不时浮现着一片广阔葱翠的田野。

那个秋天，房后的大白杨，齐刷刷
地接受着秋风的检阅，但许多年后，因
村里要修路，它们被砍伐殆尽，连村子
的样貌也几经变迁。我好几次跟姐姐
提起那本绿色封面的书，她总是一脸茫
然地说：“我咋不记得呢？”是呀，她只比
我和弟弟大五岁，那会儿，文字里的我
们，以及我们眼里的文字，都是那样清
纯稚嫩。

遗憾的是，我同样没有记住那书确
切的名字，只记住了它绿色的封面、斑
斓的彩纸，以至于多年后试着在旧书网
上搜寻，终也没能找到。那应该是一本
中国现代作家的美文集，而冰心的文笔
启蒙了我的文学感受，以至于后来，我
成了她的一名热心读者，但凡在报刊上
见到她的作品，必要阅读，有的还剪下
来，粘贴在剪报册里保存，存留着一份
岁月的馈赠。

这么 多 年 过 去 了 ，那 些 高 大 的 白
杨树还留在我心底，如同那本美文集
的绿色封面一样，跃动着生命的蓬勃，
让我在流逝的岁月里，始终不离文字的
浸润。

1997 年，为了我和弟弟能接受更好
的教育，爸妈决定把我们家从甘河村搬
到大同市里。

从那时起，往事便多了些离别的滋
味。

三

1997 年夏秋之交，甘河村被浸泡在
一场持续了十几天的阴雨中，房倒屋塌
随处可见。

恼人的雨不见停的迹象，而铅云密
布的天空，更是让人看不到一丝放晴的
征兆。因为下雨，我们都窝在家里，那
个暑假显得百无聊赖，等雨稍稍停歇的
时候，我欣喜地拎了把伞，去同班同学
幸海春家玩儿。

海春家在我家房后，就在那排大白
杨下。海春在我们班同学中属于比较
顽皮的，平日里几乎不见他看书，但我
走进他的屋子时，一眼便瞧见墙上有个
小书架，东倒西歪地放着几本书，爱书
的天性使我上前去瞅，一位日本作家的
书 ，最 先 跃 入 我 的 眼 眸 ——《暗 夜 行
路》，志贺直哉著。

我从来没见过这本书，更没听说过
这位作家的名字，不免好奇，在海春的
许可下，我从架上将这本书抽了出来，
却没想着看看别的都是些什么书。我
翻了几页后，对海春说：“我能不能借回
去读读，开学前还你。”海春微微一笑，
说：“这不知是我爸跟谁借的，反正他也
不看，你拿去看吧。”他爽快地答应了，
颊上现出一对小梨窝。在他家待了一
会儿后，我便揣着这本书回了家。

《暗夜行路》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
文学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认真读完的长
篇“大部头”。暑假结束前，我们家要搬
离甘河村了，我将书还给了海春，感谢
他让我走进了一个深邃的文学世界。
自那之后，我和海春便分开了，隔了一
年，听说他辍学了，没过几年，又听说他
结婚了，似乎还不到 20 岁，就早早成了
家，步入社会。后来，我几次回村，也没
有见到他，最终失去联系。他还记得借
给我的那本书吗？他之前读过那本书
吗？

寂寥的岁月，巷子里盛满了许多孤
独的往事。秋叶漫天飘落，在叶子的旋
舞中，我似乎听得见甘河哗哗流淌。几
十年过去了，《暗夜行路》写了什么，我
全然记不得了，也没想着重读，尽管我
后来又阅读了不少日本作家的作品，但

“志贺直哉”这个名字，以及他的作品，
最先印在我的心底，而对他有了更多了
解后，才知晓他原来在日本文学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

《暗夜行路》是志贺直哉的代表作，
有好几个中文版本，因为书名和作者
记得真切，我便在旧书网上搜索，一下
子就找到了相同的版本。岁月不曾离
我 远 去 ，看 到 那 本 书 的 时 候 ，昨 日 重
现，如见故人，心头霎时荡起了青春的
涟漪，于是果断买下，收藏一段年少时
的阅读记忆，也怀念我和海春真挚的
友谊。

一切都走远了，但我热爱文字的心
永远在跳动。这些年，读书写作是我生
活的全部，读书让我更加感悟人生，而
写作能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我想念
那些留在故乡的与书有关的往事，一转
身，少年的背影已到中年，只有岁月与
我说来话长。

读书有什么好？不同的人会
有不同的回答。

对于急功近利者，读书的功用
是相当有限的。毕竟，读书只是属
于精神层面的形上之道。即使有
益，也往往持久才能体现，更多集
中在身心有益、思维宏约、心胸开
阔的一面。

现代社会生活的闲适安逸，使
读书逐步摆脱了功利性，越来越成
为一部分人的“旅游”性的猎奇兴
趣和主观意向。比如，某次我在微
信朋友圈发了在读楼宇烈先生所
著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
马上有朋友就说明天去买，还有朋
友 说 遗 憾 她 那 本 书 送 了 别 人 ，等
等。显然，朋友们想叫我知道，我
们 平 时 在 一 起 是 可 以“ 有 谈 资 ”
的 。“ 有 谈 资 ”能 干 什 么 ？ 不 干 什
么，无非只是想说明：我们能有共
同的话题，可以谈到一块儿。当然
朋友们在一起“有谈资”时难免会有
争论，但争论并不是谁要“灭”掉谁
的读书体会或观点，而只是想阐明：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观点，
和有深度思想的。而形成这些只为
聊天、“知道”或“争论”的有意识或
无意识的思想、观点以及广博知识
的可靠来源，无非就是读书。

因为读书，也恰好是我们能成
为朋友的关键原因。很多能成为
朋友的人何尝不是在读书的基础
上，这样相互砥砺、互相探讨、彼此
争论、互相碰撞，不断激发灵感，而
求同存异，以至于彼此欣赏而惺惺
相惜的呢！

于是，即使自觉“没有目的”的
读书，其实很多人还是有选择有一
定目的性的。比如我写艺术评论，
有时也“卡壳”，总就觉得是因为自
己“ 肚 子 里 缺 东 西 ”，甚 至“ 没 东
西”。怎么办？不能凭空想象，不
能胡编乱造，不能无的放矢，就只能
平时“泛补”：读一些经典哲学书籍，
读一些美学著作，或者读一些传统
文化和西方文化典籍……“书到用
时方恨少”，读书多了，眼界就宽了，
思想就深了，不知不觉中的学问就
积淀下来了，写文章就顺畅了。

读书，一方面当然是学习，广
博知识，丰富思想；另一方面则用
以产生观点上的矫正、怀疑，以至
重塑。带着怀疑的心态读书，必然
能 激 发 出 自 己 的 一 些 独 到 的 灵
感。看的书多了就知道，不是每个
人包括名家的见解都是“绝对正确
的”：同一句古人或西方哲学家的
言论，不同人往往解释是不同的，
甚至大相径庭。比较典型的是，注
释《论语》的书籍很多，如当代美学
家李泽厚的《论语今释》，及很多其
他学问家的注释，他们每个人的注
释都不尽相同，各抒己见。读的时
候如果带着怀疑的心态和思辨的
意趣，便会感到这些现代名家的一
些注释还是不那么尽如人意，还是
不那么契合原文主旨。

这些都正常。人的学问毕竟
是 有 限 的 ，谁 的 见 识 上 都 难 免 有

“死角”，有“漏洞”，看法上也就容

易有些片面，甚至极端的“偏见”。
遇到陌生的领域，既可能会一知半
解，也可能纯粹不懂。这时候，唯
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继续读书，就是
有目的地继续阅读相关书籍，甚至
阅读各种“杂书”“闲书”。

所谓“相关书籍”往往与专业
有 关 。 这 好 理 解 。 所 谓 杂 书 、闲
书，其实无非就是杂七杂八、可观
不 可 观 、有 品 无 品 的 各 种 各 类 正
规、非正规书籍。我也常读各种闲
杂书籍。觉得这些书不是不能读，
而是读过之后要明白其“闲杂”的原
因：写成了不咸不淡的流水账，还是
写成了低俗奇艳的故事？写得观点
偏激，还是写成了心灵鸡汤？是讲
大道理的“无用”之书，还是讲日常
实用技能的“俗用”之书？总之要弄
明白其“闲杂”在何处。

认为哪本书不好，一定要找出
其原因；感觉哪本书很好，也必定
要形成自己的见识和见解。这应
该是“学而时习之”的必然。每当
把 读 过 的 书 能 反 刍 出“ 酸 甜 苦 辣
咸”，反刍出思考后的品味，反刍出
社会的结晶，反刍出人生的况味，
反刍出知识的积累，哪怕只有一点
点 ，就 说 明 我 们 的 读 书 不 是 无 用
的，就必定有了收获，也就有了读
书对我们潜滋暗长着的能够淘涤
心性的一些闪光品质。如果，读了
只是读了，只满足于闲暇的一般的
暂时的感官消遣，别说什么知识的
积累，这样的读书只能是“过眼烟
云”，甚至过后自己都怀疑：我什么
时候还读过这本书？这就失去了
读书的意义。

当然，因人而异。有人读闲杂
书并不追求什么收获的意义。即
使只是消遣，其阅读的本身就是一
种标志，也是一种意义，这就完全
没必要为了意义而意义。意义就
成了一个人的心设或内在需要。

其实，阅读还有一个意想不到
的好处，就是能增强记忆力。

我的记性从小就很差。知道
自 己 记 性 差 ，只 能 想 方 设 法 去 弥
补：一是有的书不得不多读几遍，
二是下笨功夫做笔记记重点。读
过不记得不怕，大体有个印象就好
办了，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次查阅。
当然这算为适用写学术性的东西
所做的准备。事实上，读闲杂书籍
的时候，大多还能够联想起自己曾
经类似的经历，激起若干年前已经
被尘封的记忆。长此以往的被动

“激活”，不知不觉，连自己都有些
诧异：竟然长记性了！这该是多么
惊喜的收获呢！

事实上，阅读，一方面可以进
入、观赏、玩味一个别人构建的各
种各样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 过 别 人 的 世 界 ，重 塑 和 再 造 一
个能对自己产生圆融交通的隐秘
世界。哪怕这个世界别人觉得多
么无用、无聊或者无趣，能让自己
的灵魂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自
由 自 在 地 徜 徉 ，总 是 特 别 难 得 特
别愉悦也可能是特别高光的美妙
事情。

让灵魂在圆融的世界徜徉
曾强


